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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蘭和王梅是大學同學，也是閨蜜。王梅家在市里，父母

都是公務員；曲蘭住在鄉下，父母靠種地和打零工為生。

畢業三年後，曲蘭和王梅先後出嫁。儘管兩人都有了自己

的家庭，但她們還是會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喝茶、吃飯、聊天

。

最近曲蘭很苦惱，她和丈夫想在市里買套房，這樣就不用

租房子住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小窩，才有底氣生孩子。

想法是好的，可錢從哪裡來呢？曲蘭兩口子的父母都是農

民，一輩子攢下的積蓄都砸在倆人的婚禮上了，壓根幫不了他

們。

善解人意的王梅很大方，痛快地拿出二十萬借給曲蘭。王

梅身材樣貌都不錯，跟模特似的，命也好，工作、家庭都很圓

滿，丈夫還是著名企業的高管，所以她不缺錢，二十萬對她來

說，只是九牛一毛。

感激的同時，曲蘭也有些羡慕閨蜜。在大學時，她特好強

，樣樣都是前列，運動會、演講、各種比賽的頒獎臺上都有她

的身影，還拿了國家獎學金。

一出社會，她發現這些東西壓根沒用上，面試的她因相貌

平平、身材矮小而處處碰壁，最後只能在出租屋樓下的超市工

作，是她以前認為的“廉價勞動力”。

而閨蜜呢？一畢業就在父母的安排下，進了本地的國企，

在辦公室裡做副手，端茶倒水、寫寫材料、做做報表什麼的，

事兒少錢多福利好。

再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地雞毛，丈夫沒一技之長，靠

開計程車為生，整天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還掙不了幾個

錢。

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工作不順，難免要找撒氣的地

方，因此，兩口子時常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執不休。一

個月中，兩口子有好幾天都是分開睡的。

於是每次與閨蜜見面時，曲蘭總跟她倒苦水，說自己的生

活是如何如何的不如意，說自己每天打兩份工，這麼辛苦，還

沒人理解。她那個死人一樣的丈夫，只會嫌她買的化妝品貴。

生活就是這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其實王梅也是有苦難

言，每個人都覺得她很幸福，她丈夫給她買大房子、給她花不

完的錢，卻常常不著家。

最近，王梅就發現了一個大問題——自己的丈夫好像出軌

了，他時常躲在廁所裡打電話、語氣很曖昧，說什麼“小心肝

”之類的話。

王梅雖然知道，但也無可奈何。這個家，沒有一樣東西是

她的，所有的衣服、名牌包包、高檔化妝品，全是丈夫買的，

要離婚，她只能淨身出戶。

這一切，都來之不易，她自然不肯輕易放手。當初為了跟

丈夫結婚，王梅甚至跟父親鬧翻了，就是因為父親說自己的丈

夫心術不正，且倆人門不當戶不對，不適合在一起。

果然，父親說的話開始靈驗了……

丈夫用財富打造出一個巨型的鐵籠子，將作繭自縛的王梅

囚禁。王梅逃不出、也不願逃出這個鐵籠子。

相比之下，她更羡慕閨蜜曲蘭的生活，曲蘭至少還有個人

說話，即便是爭吵；而她呢？每天面對一堆死物，丈夫也有了

出軌的苗頭，也許不久後，她就得捲舖蓋滾出自己精心經營的

小家了。

大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只是有的人不輕易喊疼。

有苦自知

張強生家養了五年的母豬死了，死狀奇

慘，張口伸舌、口吐白沫，糞便中還帶著血

，一看就是被人下藥毒死的。

這事兒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消息很

快便傳到了這個不足二百來個人口的小村莊

的每一個角落。

出了這檔子事，大家首先懷疑的，就是

跟張強生結仇的李二狗。話說，在一個月前

，李二狗用水泵抽水灌溉稻田時，被張強生

把水截胡到了自的田裡。

李二狗找上門去，與他理論，沒說幾句

話，倆人就大打出手，瘦弱的李二狗哪裡是

懂得些拳腳的張強生的對手，當場被揍了個

半死，當真是豎著進去、橫著出來。

比起身體上的痛苦，李二狗更在乎的，

是小村莊裡的人的閒言碎語——除了年邁的

老娘和老村長，沒有一個人同情他，更沒有

人為他撐腰，反而是冷嘲熱諷不斷，說他自

不量力，活該挨打。

從那以後，李二狗就記恨上了張強生，

他不敢當面罵，就背地裡咒人家早死，並使

些小絆子噁心張強生——比如往張家的院裡

扔狗屎、掀人家屋頂上的瓦片、拔人家栽在

地裡的莊稼。

為此，他又被張強生沖到家裡來，狠狠

揍了一頓。因此，張家的豬死了，村莊裡的

人自然有理由懷疑他。

一頭即將下崽的母豬可值不少錢哩，在

這個閉塞的地方，豬肉大抵是人們唯一的肉

食了，平常人家輕易捨不得吃，過年過節才

能上桌。

豬死後的第二天，年近七旬的老村長就

領著張強生上門來與李二狗對質了。

李二狗自然不肯承認，因為這事的確與

他無關，再借他幾個膽子，他也不敢做這傷

天害理的事兒。

但張強生一口咬定是他下的藥，無奈的

李二狗只好讓倆人搜家。這一搜可不得了，

倆人從李二狗那久病臥床的老娘的床下搜出

來一罐草藥。這草藥熬成的汁水的味道，恰

好跟張家豬槽裡的一樣。

李二狗愣在當場，他哆嗦地給張強生下

跪，但固執地拒絕承認草藥是他熬的。

人證物證具在，德高望重的村長即使再

如何可憐他，也不好繼續偏袒，老村長一臉

恨鐵不成鋼的表情，沖著李二狗直搖頭。

當晚，老村長將小村莊裡所剩無幾的老

人和上過幾天私塾的文化人張白立叫到了祠

堂，商議這事兒該如何解決。

最後，大家一致決定由李二狗賠償張強

生的損失。

於是，百口莫辯的李二狗不得不將家中

用來耕地的牛賠給了張強生，這使得原本就

很貧窮的李家，已然成了家徒四壁的景象。

躺在床上的二狗娘氣得幾天沒吃下飯，

只能靠一口中藥吊著性命，不至於翹腳。

李二狗夜裡常常能聽到隔壁的房間中傳

來老娘的啜泣和咒駡聲，他聽得心裡五味雜

陳，很不是滋味。

沒有了牲口，地只能一鋤一鋤地翻，於

是李二狗只好早出晚歸，每天天麻麻亮就出

門，中午也不回家，直到夜幕覆蓋整個村莊

時，才往家裡趕。

這天，月亮緩緩升起落在枝頭上時，李

二狗才翻完村西的那塊地，他揩去一頭的汗

水，將鋤頭抗在肩上，緩緩朝小村莊的方向

走。

途徑村口大槐樹下時，李二狗看到張白

立家的煤油燈亮著，透過薄薄的窗紙，隱約

有兩個人影在床上晃動，不時還傳出一陣不

可名狀的聲音。

李二狗頓時一愣，張白立年前剛死了老

婆，屋裡咋會有女人？聽那斷斷續續的說話

聲，好像是村裡的王寡婦，這倆人咋搞到了

一起？

李二狗今年已經四十五歲了，卻還是單

身，外面的女人不願嫁到山溝溝裡來，村裡

的女人又看不上他，所以他到現在還是光棍。

每每看到人家成雙入對，李二狗都很羡

慕，他做夢都想討個老婆暖被窩、傳宗接代

，聽到這為愛鼓掌的動靜，頓時就心癢癢了。

他扔下鋤頭，躡手躡腳走到窗邊，用手

戳了一個小洞，伏在窗前看，映入眼簾的是

一張熟悉的面孔。看到風韻猶存的王寡婦，

李二狗眼睛霎時亮了，一臉猥瑣的樣子，口

水不禁順著嘴角淌了下來。

屋裡的男女一邊做那事兒，一邊說著話。

張白立：美人兒，你交代的事兒我已經

辦了，現在可以跟我走了吧？

王寡婦：不行，你得把張強生弄死！

張白立：我都毒死了他家的豬，還不行

嗎？再說，那是我侄兒子，我咋下得去手！

你跟他到底有多大的仇啊，為啥非得弄死他？

王寡婦：哼，俺就是看不慣他婆娘那副

嘴臉，不就是有個男人嗎？誰還沒有了！非

得在俺面前炫耀，俺就是要弄死她男人，讓

她守活寡！

張白立：好吧，容我想想，人命可比豬

重要，要是被人發現，咱們都逃不掉。

聽到這裡，李二狗頓時大吃一驚，險些

發出聲來。他既震驚又憤怒，但為了洗脫自

己的罪名，他沒有聲張，而是弓著腰悄悄出

了張白立家的院壩，之後顧不上揀鋤頭，一

路狂奔到了村長家。

老村長聽說張白立和王寡婦滾床單，且

密謀想害死張強生，頓時大為光火，悄悄聚

集起附近的幾個漢子，拿著繩子和棍棒就往

張白立家趕。

到時，那對男女還躺在被窩裡，眾人踹

開門後，王寡婦套上褲子就準備跑，卻被屋

外的人扯了回來，看著四周虎視眈眈的眾人

，倆人只好將所有的事情和盤托出。

考慮到王寡婦還有子女，村長不得不囑

咐眾人將她和張白立苟合的事情隱瞞下來，

只追究張白立下藥毒死張強生的豬的事。

張強生從村長那兒得知此事，不禁後怕

，且對李二狗十分感激，第二天就將牛牽到

李家，還給了他。

無
妄
之
災

半夜三更，總有人跳村主任家的牆頭，這其中究竟有什

麼隱情呢……

老游是個村主任，經常半夜三更才回家。這天晚上，他

進了院子，見家裡一片漆黑，知道老婆已經睡下。回身關門

時，好像有人從牆頭上跳了下去，他一激靈，快速拉開大門

，喝道：“誰？”可胡同裡空空如也。他以為自己眼花了，

隨後進屋，倒頭就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老游的老婆說她昨晚好像聽到有人跳牆頭

。老遊吃了一驚，看來自己沒聽錯！他隨即虎起臉：“你昨

晚怎麼不說？”老婆很委屈：“我那時太困了，睜不開眼。

”老遊氣哼哼地說：“這次就算便宜了那個小賊！”

不想這以後，只要老遊是半夜回家，都會聽到有人跳牆

頭的聲音。他很生氣，心想到村主任家裡搞這種名堂，這不

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嗎？他下定決心要把這人抓住！

從此，老遊晚上就不再外出。可這之後，他再也沒聽到

有人跳牆頭的聲音。老遊想，可能是自己的方法太笨，就算

賊的膽子再大，看到自己在家裡坐著，也絕對不敢來。他便

改變策略，天一黑，就在家中藏起來。可這樣過了半個多月

，還是沒發現一點蛛絲馬跡。老遊再也堅持不住，生活又恢

復了以前的節奏。事情也怪得很，這時，那個人又開始跳牆

頭了，這讓老遊異常惱火，卻又無可奈何。

這天半夜，老遊回家見床下邊扔了一地煙頭。他氣直往

上湧，一把將熟睡的老婆拍醒拽起來，然後指著地上，說：

“你給我解釋一下吧。”

老婆問：“這不是你扔的嗎？”

老遊咬牙切齒地說：“我抽過這麼次的煙嗎？你知道我

什麼脾氣，你要說出那人是誰，也許我還能饒你。”老婆堅

決否認這事和她有關，這可把老遊徹底惹火了：“別以為不

承認我就查不出來！”

可這樣丟人的事，誰願意張揚？老遊便想等待時機抓住

那個傢伙，再好好出一出心中的惡氣。

這天，老遊又是半夜到家，見地上有一張紙條，他拾起

來一看，上面寫著：“當村主任又有什麼用？我不還是玩兒

了你老婆？”

老游氣急敗壞地將老婆揪起來一頓暴打，老婆忍無可忍

了：“你天天這麼晚回，憑什麼打我？”

老遊一聽氣炸了，他失去了理智，雙手掐住老婆的脖子

：“你敢給我戴綠帽子，我宰了你！那人到底是誰？”可老

婆被掐住了脖子，說不出話。老遊見她不說話，就更著急，

越著急下手就越狠。當他意識到這一點，老婆已經斷氣了。

他這才清醒過來，自言自語道：“我殺人了！事情怎麼會變

成這樣……”

第二天，老遊被逮捕了。審訊時，他後悔地說：“我只

想教訓教訓她……我是村主任，哪能丟這個人？”隨後，他

將事情的經過交代了一遍，並將紙條交給了員警。

紙條上的字是列印的，不過好在上面留下了指紋，員警

逐個排查，最終，劉四錘浮出了水面。

劉四錘被抓後交代，他一開始就是故意躲在老遊家的牆

頭上，也是故意弄出動靜讓老遊發現，等老遊開門走出院子

，他早已溜出胡同了。老遊家裡的煙頭和紙條，也都是他半

夜趁老游的老婆睡下後溜進屋裡“佈置”的……員警問他這

樣做的目的，他說：“我其實沒有別的目的，就是想讓游主

任收收心，晚上多在家陪陪自己的老婆。”

員警不太理解：“他陪不陪自己的老婆和你有什麼關係

？”

劉四錘流著淚說：“那樣我老婆就能每天晚上都陪著我

了。”

在東北，一幫人聚在一起，看到賣冰棒

的，就有人喊：“吃呼啦！”所有人立刻一

擁而上，七手八腳地掀開箱子往外掏冰棒，

咬得“哢嚓哢嚓”的，一根沒吃完又拿一根

。

為啥大夥兒都這麼踴躍呀？這就是“吃

呼”的遊戲規則，賣冰棒的小販會根據這些

人的表現決定和誰要錢——不能向那些積極

張羅的人要錢，必須“呼”表現不積極的，

找他結帳。

現在，很多人都忘了這個遊戲，但羅

德卻永遠忘不了。

那年暑假，羅德爹幹活的時候摔壞了腰

，家裡生活有些困難，羅德被迫出去打工賺

點學費。

那時，羅德剛考上重點高中，本來想在

暑假放鬆一下，卻遇到這樣糟心的事，無奈

之下，他只好頂替他爹去建築隊當小工。

建築隊裡有好幾個小工，他們都是羅德

鄰居家的孩子，和羅德年紀相仿，但都早早

輟學當小工了，個頂個的能幹。羅德就不行

了，他以前沒幹過活，倆不頂一個，沒少受

人奚落。幸好建築隊的頭頭趙大叔和羅德爹

關係不錯，處處照應著，這才勉強把羅德留

了下來。

一天又一天，羅德的手磨出了泡，破了

之後變成了老繭。他暗暗咬牙發誓：“上高

中後說啥也得好好學習，將來找個好工作！

”

這天，房子上了瓦，東家結了賬，趙大

叔給大家開了工錢。那個時候大工一天二十

塊，小工一天八塊，羅德幹了二十五天，正

好拿到了兩百塊。頭一次拿到辛苦錢，他心

裡別提多高興了。

這時候，趙大叔提議道：“大夥今

天高興，一起去喝兩盅！”一個大工問道

：“打平乎還是吃呼？”打平乎就是現在

說的AA制。幾個小工擠眉弄眼道：“吃

呼，吃呼！吃呼有意思！”

七八個人進了一家蒼蠅館子，拍著

桌子吵吵嚷嚷地點菜。老闆娘一看就明白

咋回事了，這些人是準備吃呼了。吃呼特

別考驗老闆的智慧，收錢的時候一定要找

准人，讓大多數人滿意。

這幫人你點一個鍋包肉、我點一個

香辣肉絲、他來一個紅燒明太魚，都爭著

點好菜。羅德好不容易插上嘴了，吭哧半

天就點了一盤豆腐泡，他從沒自己下過館

子，對飯店的菜不熟悉。

大夥哈哈笑著，啤酒白酒輪番往肚

子裡灌。羅德更傻眼了，喝酒也不是自己

的強項，他越想越緊張，連話都說不出來

了。

大夥吃飽喝足後，趙大叔把老闆娘

喊過來，一邊剔牙一邊問道：“老闆娘，

你看今天呼誰？”老闆娘早觀察明白了，

伸出手指轉了一圈，最後一指頭點到羅德

頭上：“呼他！”工友們狂笑著拍桌子、吹

口哨，比著大拇指說：“呼得好！”

羅德頭上冒著冷汗，臉上擠著難看的笑

容，掏出四十塊錢結了賬，他的心在滴血

——這可是他五天的工錢呀！

一回到家，羅德就放聲大哭，痛駡這些

人不是東西，做好套讓自己鑽。羅德的爹聽

完原委之後，便開導他：“你幹活不行，卻

和別人拿一樣的錢，還不是大夥幫襯著你？

請頓飯也是應該的。”

此後，為了供羅德讀書，爹娘沒少吃苦

，爹拖著傷腰又回到了工地，娘也出去打零

工了。羅德挺爭氣，三年後考上了不錯的大

學。羅德又咬牙堅持了幾年，大學畢業後，

他留在省城參加工作，家裡日子才慢慢好了

起來。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羅德人到中年，已

經成了一家公司的老總，他數次要接爹娘到

省城享福，爹卻不幹，說在小地方活得舒服

。

這天，羅德接到爹的電話，讓他務必回

去過中秋，說是有重要的事。羅德也沒多想

，買了些禮物就開車回老家了。

快到家時，羅德又接到了爹的電話，讓

他直接去龍鳳大酒店，說在那訂了座。羅德

心裡發笑，這老頭難得奢侈一回，會生活了

！

羅德來到酒店，推開包間的大門，不由

一愣。屋裡除了爹娘還有七八個穿著樸素的

人，一起笑眯眯地看著他，紛紛招呼道：

“羅德回來啦，快來坐。”

羅德打量了一圈，認出這些人正是當年

和自己一起幹活的工友，坐在首席的是趙大

叔。他頓時想起了當年的事情，心裡有些不

痛快，不冷不熱地打了聲招呼，找個地方坐

下，開口問服務員：“點菜了嗎？”

服務員把功能表遞過來說道：“點了，

您看一下。”羅德冷笑著掃了一眼，揮揮手

道：“這都啥玩意，不要！上參翅鮑！”趙

大叔打聽道：“參翅鮑是啥玩意？”羅德

“哼”了一聲：“海參、魚翅、鮑魚！”大

夥兒一聽，紛紛擺手：“不用不用，吃那玩

意兒幹啥，死貴死貴的，剛才點的就挺好！

”

羅德不理他們，扭頭問服務員：“你知

不知道啥叫吃呼？”服務員疑惑地搖搖頭。

羅德眯著眼睛道：“等會兒結帳時，你看誰

張羅得差，你就找誰要錢。”

包房裡的氣氛頓時尷尬起來，幾個工友

對視一眼，一齊站起來，推開椅子就要往外

走。

羅德爹猛地一抬手，狠狠扇了自己一個

耳光：“誰也不許走，今天就呼我！”

羅德被嚇了一跳，趕緊上前阻止：“爹

，你這是幹啥？”

羅德爹氣得直哆嗦：“幹啥？四十塊錢

讓你記了半輩子，恩情卻都喂了狗，要是沒

有你這些叔叔和兄弟們，能有你的今天？”

羅德不解地說道：“我有今天都是自己

努力得來的，和別人有啥關係？”

羅德爹破口大駡：“你個牲口，你趙大

叔怕你有壓力，一直不讓我說，我憋了二十

多年，今天就和你好好說道說道！當年，我

腰壞了，幹不了重活，你去工地的時候，大

夥背後就商量好了，你幹多幹少就那麼個意

思。你第一次掙錢，大家哄著你掏錢吃了頓

飯，你知道這是什麼飯嗎？人家這是為了給

咱省錢、長臉！”

羅德聽完，更糊塗了。羅德爹接著說道

：“那時候隨禮就十塊二十塊的，可以全家

跟著吃，你知道你上學後他們一人給了多少

錢嗎？每個人一百塊！而且我要張羅酒席，

人家誰都不來，都說你已經請過了！”

羅德爹眼淚嘩嘩往下淌，聲音都哽咽了

：“等你上學之後，大夥又讓我去一起幹活

。那時我腰不好，半個人都頂不了，可大夥

誰都沒嫌棄我，照樣和我平分錢，這才好賴

供你上了大學呀！你自己說，今天呼你冤枉

嗎？”

羅德使勁瞪著眼睛，眼淚卻劈裡啪啦地

落下來，他抱著拳說道：“各位叔叔，各位

兄弟，我恩將仇報地記恨了你們這麼多年，

白瞎了大夥一片仁義呀！啥也不說了，我給

大家道歉，大夥今天一定往死裡呼我！”

羅德說完，趙大叔喊道：“行，讓咱呼

咱就往死裡呼，兄弟們，想吃啥？”

大夥一起扯著嗓子喊道：“豆——腐

——泡！”

羅德“撲哧”一聲笑出了鼻涕：“服務

員，聽見了沒？上參翅鮑！”

吃
呼

跳牆頭


